万里归乡路  两地传真情

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维族少年吐尔宏回家记

主持人：

请听本台记者杨春、刘哲、刘扬采写的录音专稿：万里归乡路，两地传真情——维族少年吐尔宏回家记。

8月18号的下午4点多钟，张瑞斌和女友小严下班回家。车开到京津塘高速公路武清区徐官屯附近时，炎炎烈日下，迎面走来的一个瘦弱的身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人影踉踉跄跄越走越近，终于看清了——卷卷的头发，深深的眼窝，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。细心的小严注意到，孩子此时已经非常疲惫：
（录音：一问他就哭了，当时晒得那个脸上，你知道吗？他肯定是在外面跑的，脸上全是疙瘩，曝皮，反正挺可怜的，看着。）

孩子抽抽噎噎，说的都是少数民族语言，偶尔的几句汉语，才让张瑞斌听出个大概：
（录音：我说，你干吗啊？他说，我要回家。我说，你家是哪儿啊？新疆的。我说，你怎么回家？我走回家。）

听了这话，张瑞斌心里一惊，他仔细打量眼前这个执意要从天津走回新疆的孩子：鞋子已经走破了，衣服上满是污泥，更让他心疼的是，孩子身上都是大大小小的伤痕，伤口渗出了血丝，脚踝肿得像个小馒头……不知道，这个孩子以惊人的忍耐力走了多久。少年时的张瑞斌也曾经有过离家出走、在外流浪的经历，那种无依无靠的滋味他深有体会。他忽然有种冲动，想要抱抱孩子。可是，看到孩子那透着恐惧和不安的眼神，他没有贸然行动，而是沉声说:“孩子，上车，叔叔帮你找到家。” 

吃饭、洗澡、疗伤、换上特意买来的新衣服……还没成家的张瑞斌和女友小严手忙脚乱地照顾起新疆男孩。看着孩子狼吞虎咽地吃得正香，张瑞斌和小严却犯起了愁。几个小时之内，没有听懂孩子的几句话。眼下的第一要务，是先找个能听懂他说话的翻译。张瑞斌忽然想起一个朋友虎新：

（录音：赶紧就联系我这个朋友，说，您这样吧，咱二楼不是有一个开店的叫玛依拉的吗，我说你让她看能不能给帮忙翻译一下，他说行，我马上联系……压混）
玛依拉是个从新疆到外地上学的维族学生，虽然与张瑞斌只有过几面之交，但是，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临时翻译的任务。当天晚上，张瑞斌和这个陌生的孩子进行了一次长谈，孩子的情况也逐渐浮出水面。

原来，孩子名叫吐尔宏，家住在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，今年只有13岁。大约三个月前，被几个陌生人拐带到了天津。

（录音：据他说，他知道的是：他上车以后被人打昏了，等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天津了。就在这个窝点的时候已经跑出来了十多回了，不会汉语也不认路也不识字，转转转又转回去了，转回去就是一顿打。）
联想起刚见面时，吐尔宏遍体鳞伤的样子，张瑞斌的心紧紧揪在一起。他默默发誓，一定要尽快送孩子回家！

夜已经很深了，连知了也停止了歌唱。虎新搂着吐尔宏，看到孩子在自己的怀里渐渐摆脱了噩梦的纠缠，睡熟了。张瑞斌和他的朋友们此时却难以入眠。他们摊开地图，望着天津与新疆喀什那遥远的距离，要横跨祖国的东西两端,帮孩子找到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更何况，孩子根本提供不出自己家的具体住址和联系方式。
张瑞斌前思后想，最后决定，还是向公安机关寻求帮助。

２０号上午１０点多钟，武清区徐官屯派出所执勤民警刘德利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，１１０指挥中心指令他与报案人张瑞斌进行联系。

（录音：我们是10点13分接的110，接警以后就及时跟报警人取得联系，让报警人直接来派出所，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。）
刘警官听了张瑞斌的描述，立即在公安部网站上苦苦寻找有关的信息，但是，大半天时间过去了，却一无所获：
（录音：我们反复核查这个孩子的信息，但是从公安内部人口信息网上根本就查不到他这情况，然后我又赶紧联系新疆公安部门，那边都是说维语，我们根本就听不懂……压混）

语言不通，刘警官并没有放弃，多次办理过走失案件的他知道，寻找、核实信息对于尽快送孩子回家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。他一边继续坚持与新疆当地警方联络，一边让张瑞斌回去等消息。

等待的时间总是那么漫长。张瑞斌这段时间心神不定，就是在上班的时候也在担心孩子。焦急的时候，他甚至跟刘警官发起了脾气，可是回来后又后悔得在宿舍直抓头发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三天之后，就在他的忍耐力几乎到达极限的时候，刘警官终于在当地汉族民警的帮助下，核实了吐尔宏的家庭信息：

（录音：我们给新疆莎车县打电话，我们就跟那边的副大队长联系上了，这个副大队长说,确实前两天这父母还到他们大队去过，就说这事。这男孩叫吐尔宏·库尔班……压混）

吐尔宏的父母找到了！就在同一天的下午，张瑞斌接到了一个来自新疆莎车县的长途电话，听筒的那端正是吐尔宏的父亲库尔班江：
（录音：吐尔宏与父亲通电话……压混

录音：他爸那边哭着，特别激动，我能听得出来。我让我的朋友跟他说，你放心，我说孩子在我这儿你绝对放心。）

在电话两端重逢的父子两人全都失声痛哭起来。张瑞斌知道，几天来的忙碌终于有了结果，孩子距离回家已经不远了。然而，好事多磨，新的难题又摆在了张瑞斌的面前：

（录音：他们家里条件很苦。他爸爸在当地铁丝厂工作，一个月就几百块钱，他父亲甚至说为了孩子我做什么事都可以，我去借高利贷我也要把孩子接回来。）

从新疆到天津的往返路费，最少也要三千块钱。对于吐尔宏家这个低保家庭来说，实在不堪重负。张瑞斌拿着电话，沉吟了片刻，作出了决定，他要亲自将孩子送回家。

（录音：我们也不图什么，什么都不图，我们只要能想办法把孩子尽快送回家。）

天津到乌鲁木齐大约是3500公里；从乌鲁木齐再到喀什还有1500公里。路途遥远，语言不通，加之刚刚过去的“七五”事件余波未平，送孩子回家又谈何容易！

就在张瑞斌以为这万里归乡路将会是自己孤军奋战的时候，他又接到了刘德利警官的电话：

（录音：先期跟民政部门还有这个救助呢，一块儿进行了协调，商量好了就是我们一起把这个小孩儿平安地送回家中。我们公安机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力争、全力以赴不出什么意外。）

爱心在汇聚，万里回乡的队伍一下子壮大起来。
临行前的夜晚，那个为吐尔宏临时组成的家里充满了温馨和欢乐。
（录音：孩子跳舞现场……音乐声 压混）

可爱的吐尔宏给大家跳起了家乡的舞蹈。他的脸色变得健康而红润，曾经那双充满恐惧而无助的眼睛里露出了天真和喜悦。晚饭的时间到了，吐尔宏抢着去拿碗筷：

（录音  虎：去拿碗和筷子。

吐：去拿碗？

玛：他问我辣子在哪儿呢？

严：他爱吃这个辣椒，好吃吗？

吐：好吃。 

虎：一说做饭什么的赶紧帮你洗碗，不用你说话，他自己就去。
玛：今天都是他打扫的房子，倒垃圾特别积极，我洗碗，我说你肯定弄不干净，他说，可以可以，他就拿指甲一个一个抠，把上面米都抠干净了……压混）
吐尔宏听着大家交谈，一直开心地笑着，可是，当听到回家两个字，却突然沉默了。是啊，怎么舍得呢？这个虎新叔叔就像爸爸，怕他做噩梦，每晚都抱着他入睡，这个玛依拉阿姨就像妈妈，每天自己被辣椒呛得流泪，也要给他做他最喜欢吃的家乡菜；这个小严阿姨，带着他到公园里去划船，那是多么快乐的一天啊；当然了，还有这个最亲爱的张瑞斌叔叔，每次看到他，都有一种家的感觉：

（录音 玛：把我地址什么的都写下来，昨天晚上也睡不着。
记者：你还有话说吗？ 

玛：他说有，我说什么事？他不说话了，他哭了，还是别说了。
严：回去好好学习吧，好好上学啊……
吐：谢谢阿姨、叔叔送我回家。我一定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张：你不要当警察吗？
吐：对。
张：为什么？

吐：当警察打小偷。）

8月27 号，下午2点40分，一个由古道热肠的普通市民和天津警方、民政部门共同组成的队伍，护送着离家三个多月的吐尔宏登上了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。在即将登上飞机的那一刻，小男孩忽然回过头，含着泪水向送行的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（音响　　登机起飞）
小吐尔宏踏上了万里回乡路，起航的飞机装载的是一个游子似箭的归心，留下的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给予他温暖的城市，难以言尽的不舍和深深的谢意。

（音响　　飞机抵达）

飞机抵达新疆，望着陌生的城市和城市中若有若无的紧张空气，护送队伍显得有些无助。就在大家为前面的旅途感到一丝忧虑的时候，张瑞斌意外地接到了一个来自喀什的电话。听筒那端的年轻人叫卡米力江，这位刚刚穿上警服还不到两个月的维族小伙子在2000年的时候作为第一批新疆内地高中班的学生来到了天津。这次，他在天津五中的班主任得知了吐尔宏万里归乡的事情，特意打电话给自己在喀什公安局工作的学生，希望他提供帮助：

（录音：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，这次送吐尔宏江回家我会尽我的全力帮助他找到家人 。）
带着这份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和兴奋，张瑞斌和大家用最快的时间登上了飞往喀什的班机。一路上，大家忽然有种感觉，天津和新疆，祖国东西两端的两颗明珠，竟然联结的是那样的紧密。

28号下午3点，吐尔宏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。
(录音：父亲：谢谢……（哭声）
张：应该的应该的，您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……压混）

激动的父亲拥抱完吐尔宏又紧紧地拥抱张瑞斌：
（录音：
翻译：前段时间这个小孩丢了以后家里非常伤心，这位好心人千里迢迢地把我的孩子送回来了，非常感谢从天津来的所有的客人。）

吐尔宏家不大的小院，被护送的队伍和前来迎候、祝贺的亲人、邻居围得满满的。这一刻，没有人在意大家说的究竟是汉语还是维语，幸福的泪水，真诚的拥抱，已经成了所有人共同的语言。在清真寺里担任宗教职务的邻居说，他要在集会上宣讲这个故事，让更多的人知道，天津的亲人曾为一个素不相识的维族孩子所做出的一切。莎车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贾沙热提告诉我们，其实天津与莎车县早就连在了一起，莎车县曾经就是天津的对口援建地区：
（录音：以前咱们的这个县委副书记，副县长都是天津选派的，也是援疆，这已经十多年了，影响是特别深的。庞大的一个队伍来护送这样一个小孩，确实非常感人的，非常感动。真正体现了民族之间的一种深厚的友谊，一种感情，真的。）

不知不觉中，喜悦的相逢就要变成了不舍的离别。已经哭红了眼睛的小吐尔宏，大声地向所有人宣布，自己要努力学习，考上天津的内地高中班，他要和天津亲人再相聚。
（录音：
翻译：他说以后会加倍努力好好学习，争取考到内地的高中、大学，争取再跟他们在天津重聚。）
一路颠簸，却又一路温情。真诚与友爱，搭建了一个维族少年的万里回乡之旅。当胸怀着深情厚谊的一家人的心紧紧贴在一起的时候，距离已经不再是地图上标注的数字，更不是千山万水的阻隔。

有位诗人曾说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是用自己冷漠的心对爱你的人，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。而我们要说，人世间最美丽的拥抱，就是用真挚的心，去超越一切距离。
